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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
会发布了《关于电视剧 （网络剧）
制作“去浮华浮躁、重创作规律”的
几点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这
份《意见》指出，当前重演员、轻编
剧、轻导演、轻制作的现象依然严
重，有的演员甚至不背台词，必须
坚决抵制这类行为，去浮华浮躁，
重创作规律。

作为演员，基本的台词都不背
的奇葩现象，这几年确实在“流量至
上”的演艺圈大量出现。有的流量
明星因为没背台词，在拍摄现场对
着空气念“123”，而被冠以“数字先
生”“数字小姐”之名。2019年6月
的上海电视节上，资深演员王劲松
忍不住炮轰不背台词的“小鲜肉”：

“什么时候演员成了一个背台词都
要被表扬的职业了？背台词是你上
战场的那支枪，你能告诉我说你到
了战壕里没拿枪吗？”

不管是当下的国产剧，还是这
两年盛行的演技类综艺，一个突出
的问题就是演员的台词不过关。流
量时代的很多明星，往往把过去的
最低要求，视为高标准。

在当下的中国影视圈中，以导
演和编剧为中心的剧作中心制还没
有建立，演员在影视生产链中的过
高权重，令整个行业不堪重负，遏
制演员“天价片酬”，已经成整个
行业共识。这份《意见》指出，除
了不背台词，当下一些演员的恶习
也触目惊心：有的演员自带编剧，
随意在现场改动剧本；有的演员自
带化装师、服装师，不按剧情需要
设计自己的形象；有的经纪公司不
以引导艺人塑造生动丰满的艺术角
色形象为己任，而是过度关注艺人
的自我形象和自我表现，甚至以拒
演、怠工等恶劣行为胁迫制片人和
导演，使电视剧（网络剧）的正常创
作受到严重干扰。

这份《意见》明确提出：必须去
浮华浮躁、重创作规律；必须加重文
化含量，提升艺术质量；必须端正创
作态度、尊重艺术规律；必须净化市
场环境，促进产业良性发展；抵制不
良行为，端正创作态度。但需要明
确的一点是，作为行业协会，中国电
视剧制作产业协会发出的《意见》并
不具有强制力，整个行业回归剧作
中心制，需要编剧、导演、演员、后期
制作、宣发各个环节的合力，依然有
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据北京日报

中制协：

敬畏表演
请先从背熟台词开始！

杨澜

女性电影的概念来自上世纪
30年代到60年代的好莱坞，国内
通常把女性电影分为三类：女性
题材或以女性为主体的电影、女
性主义电影、女导演创作的电
影。随着女导演女性意识的觉
醒，一些女导演突破了几十年来
对男性创作的艺术模仿，大胆亮
出属于女性自己的独有情感、志
趣、生活、追求，女性电影的独特
魅力在近年来尤为抢眼。

正如中国电影家协会副秘书
长杨烨所说：“随着‘她经济’快速
发展，越来越多承担多元化角色
的女性，在艺术、科技、影视等领
域拥有越来越重要的公共话语
权，女性在自我成长、社会发展与
家庭事业方面，也一直在寻求更
大的拓展。”

在第33届金鸡奖期间首次举
办的以“女性电影，困境与梦想”
为主题的女性电影论坛上，多名
电影人、传媒人和行业专家深度
交流，通过电影中女性形象和女
性角色发展的分享，探讨当下社
会对于女性角色的期待，以及各
种生活境遇下的女性人物展现。

从“不可见”走向“可见”

“女性电影从诞生开始定义
就很多，也伴随着争议。”中国艺
术研究院电影电视艺术研究所所
长丁亚平在讲述女性电影的定
义，以及它在社会中的意义时表
示，总体而言，女性电影代表着女
性看世界的方式，是区别于男性
视角的表达，让那些在男性电影
叙事中被遮蔽的女性情感、困惑、
失语等逐渐呈现出来。

在丁亚平看来，女性电影总
在打破某种约定俗成的定义，这
可能会给主流观众造成不适感，
但这种不适感恰恰证实了它的价
值所在，是其从“不可见”走向“可
见”的必经之路。“当大众的眼睛
看到更多的风景、耳朵听到更多
的声音，一次次的不适感就会在
无形中消弭，并在观众心中埋下
理解的种子。”

2020年女性题材的影视作品
频出爆款，将观众对女性话题的
关注推向了新高潮。要求提高女
性在影视行业中地位的呼声日益
高涨，女性演员在提升业务水平、
缩小与男性差距的同时，也赢得
了广大观众的支持。这也是银幕
上女主角越来越多，幕后女导演、
女制片人越来越多的民意基础
——男人能演的，女人也能演；男
人能导的，女人也能导。

作为论坛主持人，知名媒体
人杨澜呼吁：“女性越来越多地在

电影领域中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所以全球都希望让女性的形象更
多地被看见，让女性的声音更多
地被听见。”她说，在这一年，“姐
姐”这个词从一个称呼变成了一
种女性力量，变成了一种意识的
觉醒和社会关注的话题，成为整
个社会的一种思潮。

寻找女性角色更多可能性

“对于女性电影而言，困境
我有两重解读，一是女性电影人
可能也会遇到在成长创作当中的
一些瓶颈和困境；二是2020年是
特殊的一年，整个影视行业遭遇
了严重的挑战。”中国电影导演
协会会长、知名导演李少红表
示，疫情给影视从业者带来了很
不一样的经历，“尤其对于创作
者而言，这是我们难得的一次体
验，我们要把这些记录下来留
给历史。我觉得上半年没有白
费，下半年创作机会反而多了
起来，今年下半年我连着拍了
三部戏。”

“我们到底要成为一个什么
样的女性？我们要在影视作品中
塑造什么样的女性？女性除了漂
亮、瘦、花瓶这些标签以外，还有
什么其他的可能性？”丁亚平表
示，自己作为电影圈中“少数派”
的女制片人，有时候要面对方方
面面的压力。“女性的优点是很细
腻，看上去也很温和，但是突然有
一天我意识到，男性世界里一些
理性的东西可能在我们身上有一
点少，如果想要承担更多的责任，
想要做更多的事情，就需要在一
些关键时候不被情感吞噬掉我们
的理性，这是我在做制片人的过
程中学会的。”

在知名导演、编剧董润年看
来，很多女性面临的困境是结构
性的，是这个社会强加给她们
的。“作为创作者，不管是不是在

创作纯粹的女性电影，都应该直
面这种结构性的困境，去表现这
种问题，然后才能够引起真正
的讨论，进而才有可能解决这
些问题。”

用女性视角讲故事

李少红曾执导过多部女性电
影，如《血色清晨》《红粉》等，她谈
道：“上世纪90年代我去过很多国
际电影节，大家问我最多的一个问
题是，中国有多少女导演？我觉得
他们怎么不问电影，老问女导演。
我当时就仔细地想了一下，中国女
导演还挺多，粗略算了一下，北京
电影制片厂比较活跃的女导演就
有20多人，上海电影制片厂女导
演也很多。当时在台下的人都非
常惊讶，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在全
世界其实女导演非常少。”

因此，李少红谈到女导演创
作时提出，“应该更有勇气地用我
们性别的视角来讲故事”。

1995年，李少红在拍摄《红
粉》时，在一切准备就绪的情况
下，她突然脱离了自己最初的想
法，将自己关在房间里8天。李
少红谈起这段过往坦然道：“其
实当时我在转变，我在慢慢经历
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的女性视
角创作过程。不仅仅因为我是
一个女性电影工作者，我觉得
无论是女性题材，还是女性创
作者，这两者应该非常有机地结
合在一起。”

谈及女性电影创作，董润年
也表示：“我们的创作者应该特别
注意，谈到女性电影时，我们不是
搞性别对立，也不要强调性别意
识，不管作品里的女性是不是主
角，都要把她当作一个人来看
待。分析和表现她作为一个人的
困境、情感和思想，这是我们之前
在很多作品里做得还不到位的地
方。” 据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金鸡奖首开女性电影论坛

聚焦“她文化”，
看女性电影路在何方


